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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见唐诗梦入魂几见唐诗梦入魂 □□同勃阳同勃阳

唐是盛世的唐，而诗是绚丽的诗，
当二者连接起来时，一幅绝美画卷便被
铺开供后人揣摩、观赏了。

我们爱的是唐诗吗？我们所埋在
灵魂深处逐渐生根发芽的又仅仅只是
唐诗吗？

当我们看到清风明月时，当我们听
到羌笛悠悠时，当我们触碰到冰凉的细
雨时，我们内心的情感便会不自觉喷涌
出来，只要是一名中国人，就会自然而
然地联系全部景物，给自己再蘸几笔笔
墨气息。

有了唐诗，我们便与先人们连接起
来了。正如《大美唐诗》中所写道：唐诗
如玉杵叩扉，叮叮当当，嗡嗡喤喤，一下
子把心扉敞开了，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
美好的自己。

唐诗也让我们认识了自己。
我们也会惊讶，原来在无数的唐诗

里所看到的也是我们自己。看看那久
远的年代中与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文
人们，我们便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入一

行书卷，感受人生的阴晴不定。重新发
现自己也是如此的诗情画意。

《大美唐诗》中写道：唐诗对于中国
人而言，是一种全方位的美学唤醒。是
的，从少年时我们听到的第一首唐诗时，
我们内心的美感便被毫不保留地打开
了。唐诗仿佛是给我们眼中的生活镀上
了一层滤镜，让我们能在蓝天白云中看
见诗境，能在大雨倾盆时看到孤独，能在
月影沉溺时看到乡愁。唐诗打开了我们
情感的大门，我们所接触到、所感受到、
所想到的，也全部沾上了诗的气息。

在历史的长河中，唐朝早已远去，
而那些文人墨客们则存在于记忆里，存
在于时间里，更是在他们自己的诗里生
动地活着。也许读一本好书或是与许
多高尚的人谈话，但读一首好诗时，你可
以与孤独的狂士对酒当歌，可以与落魄
的忠义之士畅游在长安繁华的街头，也
可以为人生灰暗的失望之人一起感受大
起大落。

也许，这正是唐诗的大美所在。

9月 18日上午，上班路上无意中看了
一下微信，突然发现一个消息：张珂逝
世。点开一看，居然是中新社的消息：高
级记者、中新社陕西分社社长张珂于当日
凌晨因突发疾病去世，终年五十四岁。加
上黑框的照片，让人不能不相信这就是陕
西新闻界的大腕，结识近三十年的好朋友
张珂。

入秋以来西安阴雨连绵，新闻界、文
化界丧事不断，《陕西日报》老总编张光、
《西安晚报》老总编马汉卿、西影厂老领导
郑定宇、老作家贺抒玉接连去世，我都没
有多大悲痛。因为这都是我们的老前辈，
毕竟他们都活到了八九十岁了，拿传统的
说法都是喜丧。因而我在约请肖云儒、吴
树民先生分别撰写纪念文章外，还调侃说

“老天爷最近似乎在收人，新闻界这些老人
结伴出行呢”。

和他的发小刘总驱车赶到他供职的
陕西分社，院子一片安静，给原先的办公
室负责人景荣先生打电话，得到证实，他
正在从北京返回的高铁上。直到下午赶
到他北郊家中，在他笑嘻嘻的照片前上香
鞠躬后，还是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以致于
向他妻子小张表达“节哀顺变”慰问之情
时，我连一个悲痛的表情都涌不上心头。

从他去世发表的简历看，张珂1987年
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就分到中新社，
1989年 12月来到陕西分社。认识他当在 1990年初，似乎是
参加一个什么活动，遇到了新面孔的他，于是就认识了。帅
气、谦和是他给人的第一感觉，也是永远的感觉。文质彬彬，
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整齐庄重的穿着，给人一个非常正
规的良好印象。后来熟了，因为他和外事旅游口熟，因事麻
烦他，从没有见他推诿。因为中新社的特殊性，文字上与他
交往并不很多。但只要有稿件，交给他都迅速刊发了。工作
之严谨，常常令我这个生性疏懒者感到惭愧。

他迷上书法后，先是学习启功体，陕西书坛一时有“小启
功”之称。后来他又学起瘦金体，顺道也对宋代文化兴趣盎
然，搞出《意造宋代》的专著。开始出书法明信片就送我一
套，后来还把书法作品裱好送我了好几幅。前年他不知怎么
知道我对国内文化周刊感兴趣，居然每周派人将新出的《中
国新闻周刊》送到我办公室。

担任社长后，出来见面的机会少了，但过一阵总会接到
他的电话，说哪天大家坐一坐。我每次给他电话，总是听到

“振宇兄”的尊称。今年七八月的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文昌
门里准备吃葫芦头，想到离他办公室很近，就给他打了一个
电话，他似乎已经吃过饭了，依然迅速过来，将他再版的《意
造宋代》用布袋子装好，给在座每位送了一套。我开玩笑这
几个人哪个都不是读书人，他依然笑嘻嘻地请人家指正。

之后，和他通过几次电话，总是因忙没有赴约。但奇怪
的是最近和好几个朋友聊天，个个和他熟悉，个个夸他人
品。特别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在曲江一个饭局上遇到
两位，还相约等晴了在国庆前和他一起聚聚，让他给大家好
好写几幅字。

黑黝黝的头发，戴着眼镜，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哀乐
起来，我还是不能把死亡和他联系起来。直到他的女儿代表
亲属致答谢词，最后期望伯伯叔叔们保重身体时，大家的眼
泪夺眶而出，大厅里一片唏嘘抽噎。

永远笑嘻嘻、才华横溢的张珂真的走了。留下未竟事
业，留下两对老人和妻女。

我心情不佳，委托杨乾坤先生拟了一副挽联“笔阵生花
天赋才俊，鹏程折翼我哭斯人”，让写在送上的花圈上。愿他
在天之灵，能感受到朋友们的最后问候。

雨 润 秋 思 □□谭文德谭文德

今年的关中盆地，可谓雨润金秋。连日
水如注，夜雨涨秋池。此情此景，怎不令人
忆起。那也是九月初的时节，湿漉漉的天地
间，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背着简陋的铺盖
卷，行走在班车停运的碳灰路上，脚下踩出
嚓嚓的声响，匆匆赶往大学去报到。来到新
鲜的地方、古朴的校园，一个全新的世界，
那种跳出农门的兴奋、憧憬未来的年龄，怎知
愁滋味？现在想想，不知守在家里的父母，那
时是种怎样的心情。已经逝去多年，现在已
无处问询……

这个仲秋，当是一年中清凉的时节。在
朦胧细雨里，我走出了家门，来到一个清静的
小山村，品味农家闲适的日子。门前柿树上

的柿子还是绿的，满树的
核桃已经采收过了，偶尔
会听到鸡鸣狗吠声。随意
走进一家院落，热情的主
人便与我攀谈起来。

那家房前屋后的小菜
地，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也有这么一个小
菜园。南瓜拖着匍匐在地上的长长藤蔓，金
黄的大南瓜藏在硕大的叶子下面，露出了半
个笑脸。还有三两行辣椒、茄子、豆角，精神
抖擞地站在那里，不住地朝我张望。

置身大自然的深处，感知金秋的容颜和
乡村气息。抖落了秋雨，也就彻底甩脱了夏
阳的炙烤，又感受到了舒适的清凉。让人们

短袖换长衫，找回居家的温暖。我总是会不
自禁地羡慕眼前的农家小院，脑海里反复泛
起将来想过农家田园生活的渴望。

站在秦岭脚下的村道边，我沐着秋风，望
着青山，品着佳果，感觉着季节的变幻。今年
中秋佳节，一大早就收到很多亲友的祝福，我
迅速被这轻快、愉悦的情绪融化了。只是天
公并不作美，似乎故意与人们作对，不给人间

一丝阳光，而深藏起了那
轮明月……天空昏昏沉
沉，难免还是令人眼欲穿、
情难却、思不尽……

太快了，这凉爽的季
节又如候鸟般，不知从什

么地方，突然落到了我的屋檐下。我来不及细
思，赶忙品尝着月饼的香甜，咀嚼着对故亲的
怀念，默默感激着那些一路善待我的亲友们。

中秋夜没了圆月惠照，尚有圆圆的月饼
陪伴。月饼的香味，是如今不缺美食的注
释；月饼的甜味，是当下幸运生活的写照。
浓浓的月饼香，把团聚的心愿传遍地球的角
角落落。

回想起去年的中秋佳节，我同友人远赴
祖国西北边陲的吉木乃，欣赏那轮明亮的边
关月。也许它并不知道我的到来，只是无意
间照到了我这个异乡客。但我的朋友李兄，
却用心安排我们与哈萨克朋友，一起度中
秋。真诚的情谊、香甜的瓜果，还有佳肴、美
酒和欢快的心情，更有那轮硕大的边关明月
深情地陪伴着我。也许，那轮边关月，还是那
么明亮……

年年中秋，亲人的聚少离多，会把思念牵
来此刻。此刻，刚刚踏上西半球不几天的儿
女，不知在干什么，对他们的牵挂，总使我的
心无法平静。天冷了，特意穿上孩子去年给
我买的衣衫，感受那份别样的温暖。

见 字见 字 ，，如 面如 面 □□丁小村丁小村

一位朋友跟我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事——
多年前我离家去外地上学，一个我

喜欢的女孩给我写了一封信，托我一位
好朋友转交我，但是信被我的好朋友给
压下了——他自作主张，认为我俩的差距
将越来越大，不应该让这份感情接续下
去，我应该好好学习，让自己有一个更加
明亮的人生。此后我和那个女孩再没有
过任何交集。我的好朋友和那个女孩都
住在一座小镇上，我虽然此后很多次去过
那个小镇，但从来没见过她，我和好朋友
在一起，也都对那个女孩避而不谈——好
像都忘了世界上曾经有这么回事。我和
朋友为他这段人生小插曲感慨不已。在
他看来，多少有几分遗憾：在一个青春
少年心里，那份朦胧而没有目的的情
感，实在是太奇妙了。当然它也是脆弱
的，一封不能寄达的信，也会打碎它。
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单纯美好的时代：
见字，如面，仿佛每一个字都是一颗心
脏，你触摸着信笺，感受到对方的心跳，
也许那是多少个夜晚的心跳凝结而成，也
许那只是一秒钟的怦然心动。

见面不易，于是见字。我因此喜欢上

了写作这件事，在我看来，有人见到我写
下的字句，就如同见到了我的面，就如同
看到我的表情和眼神。在过去的很多时
代，人和人是借助书写下来的字句，来达
到心领神会的，这件事可能是人类最重要
的一项发明。鲤鱼肚子里的一片信笺，大
雁脚丫子上的一封书信，还有顺水漂流的
一片红色的树叶，有人把几句话写在叶片
上……越过宽阔无边的空间，到达另一个
人的手中。这些事充满了偶然性和神秘
感，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凡俗生活：一切因
此而被赋予了戏剧和传奇的味道。

信手稿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也许只是在青春少年时代，我所有的孤
独沉思和热情的想象，都落在一张粗糙
的纸上，那可能是我向一个不存在的人
讲述一些不存在的故事；那也可能是我
向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倾诉的一段衷肠，
或者我很干脆地把我想对某个人说的话
全都告诉他……大概是十五岁时，我在
一卷农村人用来做包装纸的草纸上，写
下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用了将近一个
月的假期，我每晚趴在桌子上的一盏油
灯下书写：仿佛沉浸到一件十分快乐的
事情当中，但我选择的方式，是对我熟
悉的某个人说话，我采用了书写这种形
式，写下了我生活中的记忆、所见所闻

所感、我周围的人和事……这就好像我
在跟一个隔了八千里路或者三百年时光
的人说话：见字，如面。

我写下的这卷书再也找不到了，过
了好些年，我甚至记忆模糊，记不清我
曾经是这样开始写作的。某一次静坐在
一盏灯下，面对桌上一页白纸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我曾经写过这么一卷书。我
努力回想这本书的下落，甚至能记得它
的模样，我写下的几十上百张纸，被我
用妈妈的缝衣针装订起来……它大概就
是这个样子。但是它下落不明，像是一
卷天书，来无踪去无影，仿佛世间压根
儿就不曾有过。

某些时刻它突然清晰地出现在我的
脑海中，像是一个个的特写镜头：粗糙的
书卷，充满颗粒的页面，我用粗大的笔迹
写下的一个个的字……它带着某种醉人
的气息，摆放在我面前。我怀疑这书卷被
我送给了一个我心仪的女孩子，她很可
能随手丢在房间里的某个角落，最后，这
些纸被当垃圾扔掉了……除了她，世界上
可能不会再有第二个人看到，对她来说，
这是一个隐私，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私人
礼物。我忘了我写了些什么，但我永远
能记得我用书信的方式写下了这本书，
就像和一个人说话。它有着特别的意义：

见字，如面。
我想起那位朋友讲的故事。不见

面，可以见字；不见字，那就什么都没
有了。写作，实在可以说是一场单相
思。可能世界上并没有谁在乎你写下的
这些字，但你依然充满热情地在纸上漫
游。孤独的影子，落在时光的书页上，
变成了一抹淡淡的永恒。这是一些有温
度有心跳的微笑生命，它有着你的气息
和眼神，它带着你的心率和脉搏……这
封你写给陌生人的信，在阅读中复活
了，依然是见字，如面。那封被扣压了
的信，是悲哀的，所以我的那位朋友感
觉十分遗憾，因为这些字就像永不见天
日的上古神书，永远没有人触摸到它们
的神秘气息……那个女孩子某一刻的心
跳，变成了永远消失的余音，成为他心中
永远的一个淡淡的痕。

世间永远有一些落在纸上的字句，你
见与不见，它都曾经在那里。你读与不
读，它都有它该有的气息和韵致、心跳和
体温。我常常想起我十五岁时写过的那
卷书，也许它永远都没有被我之外的人读
过：它就像一抹时光中划过的光带，只是
在一瞬间，没有人曾见过。当然，也许真
有人读到，那是见字如面——在我们一生
中，无数个瞬间中的一个瞬间。

■笔走龙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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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曙霞秦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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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夏天的某一天，朋友圈
里忽然被各种“铜川蓝”的图片刷
屏了，我不由得走出办公室仰望天
空，朵朵白云、碧空如洗，偌大的水
泥厂里没有一丝烟尘，好一个明净
的蓝天！

家乡铜川位于关中北部，解放
后因煤与水泥而兴，这两大矿产资
源经 210国道与咸铜铁路，源源不
断地输向祖国四面八方，为祖国现
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新世纪前，铜川地面上大大小
小的煤矿、水泥厂、石渣厂、白灰窑
数不胜数，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粉
尘笼罩着整座城市，曾一度是卫星
上看不见的城市，灰色与黑色是主

色调。那时候，谁出门穿件白衬衣，
不到一天，领口、袖口就变成黑色的
了，当地人平常的衣裳多为蓝色、灰
色、黑色或者其他比较耐脏的颜
色。我家住在水泥厂旁边，母亲每
天要打扫几遍院子，第二天一看，院

子里又是白茫
茫一层灰。

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家
乡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由温饱迈
向了小康，但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
展，环境污染一度让建设成果黯然
失色，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
的煤烟与粉尘尤为严重。矿产资
源的无序开采，人们环境意识的淡
漠，造成的恶果日益显现。烟囱里
冒的是黑烟，运煤、水泥、白灰的货
车不遮盖货物任由抛洒，水泥厂的
上空一年四季烟雾弥漫……

上世纪90年代末，铜川被定为
资源枯竭型城市，整治环境刻不容
缓。政府开始封山育林，关停了所
有不达标的小煤矿、水泥厂、白灰
窑、石渣厂，烟囱不准冒黑烟……
新开项目必须经过环评审批。

我曾经对水泥厂的印象，只停
留在漫天飞舞的粉尘上，大约有十
年时间外出打工，逃离了粉尘的污
染。没想到，几年后自己竟成了家
门口一个现代化水泥企业的职
工。我们单位全新的管理模式，先
进的设备，加上环保的理念，让人
耳目一新。进入生产区，大门口矗
立着一大块环境在线监测显示屏，
三条生产线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实时显示在显示屏上，都是低于国

家最低排放标准的；洒水车、吸尘
车穿梭于厂区主干道，路上看不到
粉尘；绿化带、花园沿主干道两侧
延伸至各个车间、矿山；数不清的
收尘器收集着生产所产生的粉尘；
水泥库、熟料库、生料库被粉刷得
五彩斑斓；原材料、辅材、煤、破碎
后的石灰石等全都封闭在大棚中；
运送原材料的输送带廊道都被彩
钢瓦封了起来；雾霾多发的冬春季
节，我们单位积极响应国家“保卫
蓝天，铁腕治霾”的号召，实行错峰
生产……环保理念根植于我们每
个职工心中。新时代的水泥企业，
干净的厂区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爱
美的职工上下班身着时尚的衣裳，

相比二十年前，简直是换了人间。
2015年 3月，铜川市荣获“国

家级卫生城市”称号，曾经漫天的
烟尘一去不复返，蓝天的数量年年
增加，幸福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新
时代赋予了企业全新的价值观，经
济效益必须建立在环保先行的前
提下，企业才能长远发展。“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朋友圈的

“铜川蓝”，应该是我们铜川“壮丽
七十年”最美的礼物！

宝桥汕头公司办公楼前的金凤
花开了！仿佛一夜之间，火红的花蕊
绽放在火红的季节，像朵朵红云一般
盖满了树冠，更像一只只金凤凰挺立
枝头，给平素安静的小院增添了生机
和活力。

金凤花又称凤凰树、凤凰木，取
名于“叶如飞凰之羽，花若丹凤之
冠”，别名红花楹树、火树、洋楹等，是
汕头市的市花。每年五六月绽放在
汕头市的街边小巷、河边岸旁。一树
树的红花，一树树的恣意，一树树的
骄傲，一树树的火热，整座海滨小城
就被这充满生命力的金凤花燃遍。

工作之余，最惬意的莫过于欣赏
这些凤凰树，即使只是短暂的停留也
能感到它的火热，会瞬间填满我们异
乡游子的心灵。自小在北方长大的
我，见惯了桃花杏花的妩媚娇艳，第
一次望见这花开如锦，气势如虹的树
木，瞬间感到了强烈的视觉震撼。

“抬首喜见有凤凰木，头也被染
红，这把巨伞，更似一幅图画，红在
夹道缝之间，亮起我捞起我，如像
那凤凰的火……”这是南国流传很
广的一首歌，歌颂的就是凤凰树，
歌词表达的那份震撼之情，正是我
此刻的心情。

听年长的师傅们讲，这棵凤凰树

是1997年宝桥首批赴汕头建设者亲
手种下的，距今已22年了。

那一年，怀揣着“有河必有桥，宝
桥甲天下”的壮志，第一代宝桥人背
井离乡辗转千里，来到广东省汕头市
拉开了异地造桥的建设序幕。

在这里，他们忍受着蚊叮虫咬，
忍受着台风肆虐，凭借“吃大食堂，
睡大板床，当大和尚，造大桥梁”
的精气神，填滩涂、建场地、安设
备，硬是把昔日的荒滩野地变成了
造桥基地，顺利完成了汕头礐石大
桥建设，实现了汕头基地初期创业的
目标任务。

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22年来，尽管建设者队伍换了一批又
一批，但是“创业永恒，创新无限”的
宝桥精神却得到了永久传承。

一代又一代的宝桥人扎根在艰
苦卓绝的施工前线，不忘初心，继
续奋斗，他们用无私奉献的情怀，
舍我其谁的干劲，战无不胜的精神
展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宝桥
人风采。

22年来，就在这个小院的一角，
这棵凤凰树静静站立着，风雨无悔，
患难与共，与汕头公司共同进步，与
宝桥人共同成长，记录着每一次汗
水与拼搏，铭刻着每一个成功与辉

煌。每年五六月，如期盛开从不失
约的金凤花儿，仿佛一条条金色绶
带上的红花，既是对大自然的美丽
馈赠，更是对劳动者的最好褒奖。

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
拒细壤，方能就其高。移步观赏那一
簇簇令人神往的火红。但见阳光从
凤凰木枝叶的缝隙间透出丝丝的光
束，与花影、蓝天交相辉映。顷刻间，

“南国有嘉木，其名曰凤凰”从我的脑
海里迸出。那是去年初次途经厦门
时看到的，当时不知其意，也对对联
中的“凤凰”心驰神往。此时此刻，此
情此景，面对这南国的嘉木，面对这
美丽的凤凰木，让我心存敬畏，心生
感动。

嘉木者，美好的树木也，生命
力顽强，对土壤环境要求不高，能
长成材的树木。这副对联，不正是
对眼前这株高大挺拔的凤凰树最
好的赞美！

树是凤凰树，花是金凤花。高
大挺立的南国嘉木凤凰树，像旗帜
一般耸立在汕
头公司的上空，
灼灼其华。花
儿如同一把把
火炬照亮宝桥
人的前行之路。

那一抹那一抹““铜川蓝铜川蓝””
□□雷焕雷焕


